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宁波的医疗技术发展突飞
猛进，作为宁波最早也是规模最大、以外科手术见长
的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诞生了多项宁波第一例的
手术。28岁那年，沈竹君成为二院外科护士长，她
成为这些“第一”的见证者，也是这些“第一”的参与
者。

“过去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监护设备，观察病人
都是靠人工。”沈竹君记得，为了迎接第一例肾移植
手术，她带头组建了特别护理小组，挑选了两名经验
丰富的护士和她搭班，一起来监护手术后患者。

“当时一班有8个小时，守在病人身边真的是眼
睛都不敢眨一下，要时刻观察病人的变化，每隔15
分钟给病人测血压，还要对着手表算脉搏、测呼吸。”
沈竹君说。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宁波第一例肾
脏移植手术、宁波第一例心脏手术都在宁波市第二
医院成功进行。

1986年，沈竹君光荣退休，不过她放不下头顶的
燕尾帽，忘不了华美护校精神，退休后她又在医院病案
质控室工作了几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回家休息。

几十年护士生涯，沈竹君没有留下老照片、老物
件，一卷泛黄、毛了边的各类奖状，记录下她护士生
涯的光辉岁月。沈竹君说，当年华美护校最后一届
的同学很多已经不在了，但相信当年在护校里学到
的救死扶伤的精神，为患者奉献终身的理念，会一代
代传下去。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陈琼 郑轲

三分治疗，七分
护理。从婴儿呱呱坠
地到病人病入膏肓，
作为守护健康的天
使，护士们手中的那
盏南丁格尔之灯，照
亮了千家万户。

1949年 9月，当
时只有 19岁的沈竹
君如愿考入心仪已久
的华美护校，戴上梦
想已久的燕尾帽。如
今，随着燕尾帽佩戴
不便等问题逐渐显
现，全国各地的大医
院刮起一阵脱帽风，
曾作为护士标志的燕
尾帽正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但在沈竹君看
来，70年前戴上的那
顶燕尾帽，重如泰山，
燕尾帽蕴含的责任和
担当让她珍视一生。
从战火烽烟到如今的
太平盛世，沈竹君见
证了护士行业翻天覆
地的变化。温暖回望
70年，有些信念从未
忘却，往事并不如烟。

在国科大宁波华美医院建院170周年纪念册上，有
两张华美护校最后一届毕业生的黑白合影。八名女学
生站成排，头戴轻巧的燕尾帽，清一色的齐耳短发、
护士服、白色鞋袜，透过泛黄的老照片，青春气息扑
面而来。

当年照片上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国科
大宁波华美医院外科原护士长沈竹君，今年已是89岁高
龄，回忆起当年入学考试的情景，老人眼里闪着光，70年
前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是奉化人，1949年在甬江女中初中毕业，要考学
校了，当时很多人都想当老师，我就想当护士。”沈竹君
说，家里有几个堂姐都是护士，看着姐姐们戴着燕尾帽，
穿着护士服，很神气的样子，她从小就艳羡不已。

护校入学考的文化科目和其他考试差不多，因为美
国人任教，华美护校的面试内容多了一项英语口语。不过，
这难不倒沈竹君，因为甬江女中的校长就是从国外留学回
来的。当初一共30多名学生入学，沈竹君也是其中之一。
她不知道的是，她们将是华美护校的最后一届学生。

“七八个人一个寝室，刚进去头几个月要交学费，但
伙食特别好，每餐有鱼有肉。”沈竹君说，新中国成立之
初，内战的动荡尚未全部平息，在护校才上了一个月学，
她们就接到学校可能被炸要疏散的通知。因为华美护
校旁边有一个电厂，护校担心轰炸可能殃及池鱼，让同
学们回家躲避。1949年10月，华美护校被炸毁，在校学
生四散。这以后，护校又隔了好一阵子才重新恢复教
学，这时沈竹君发现，开学时一起入学的30多名同学，只
有8人返回护校继续学业。

虽然时逢动荡，但华美护校的教学要求并没有放
松。沈竹君说，老师们格外严厉，对学生的穿衣打扮都
有严格规定，不穿好工作服不能进病房。学生在病房里
操作的时候，老师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学生身后，仔细监
督操作过程是否合格。

秉承学以致用的理念，华美护校早早让学生融入到
医疗实践环境中。入学三个月后，沈竹君和同学们就半
天在华美医院上班，半天在学校上课。当时护校规定，
一年级学生只能做铺床等最基础的工作，二年级学生可
以为患者打针，到了三年级，执行医嘱、管病房、守护手
术患者的工作就都能做了。

在华美护校学习半年多后，20岁的沈竹君迎来了人
生中重要的时刻——加冠典礼，她终于能戴上自己心仪
的燕尾帽了。

想要戴上这顶燕尾帽并不容易，要求学生入校六个
月后，课程学习及实习成绩都及格。给她戴上燕尾帽的，
正是时任华美护校教导主任的倪素琴。

今年已经109岁的倪素琴，曾担任华美护校校长，也
是宁波首任护理学会会长，几十年前，老人移居美国，至今
仍健在。

倪素琴老人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华美护校当年的
盛况：华美护校师资强、设备好，毕业的学生十分抢手，是
全国很多大医院首选，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大医院都有，
有的医院手术室直接由华美护校毕业生任护士长。

“燕尾帽是最重要的东西，当时华美护校有个规矩，
犯了错误的护士，是要‘罚帽子’的。别人都有帽子戴，
就你没有，就连病人都会知道，你这个护士是犯错误了，
多难为情。”沈竹君说，为了保住头顶的燕尾帽，同学们
都小心认真，工作中不敢有一丝马虎。学习三年，沈竹
君没有被罚过一次帽子，这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也伴随
了她一生。

三年学习时间很快过去，1952年，沈竹君毕业
了，八名同学各奔前程，她们也成了华美护校最后一
批毕业生。有的同学去支边，有的去了刚成立的宁
波市卫生学校，沈竹君来到宁波市第二医院，成为一
名外科护士。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虽然条件简
陋，但各行各业都干劲十足。

沈竹君回忆，不像现在，住院患者都有家属陪
护，当年医院对病房里的陪护人数有严格的规定。
每天必须上报陪护人数，只有特别严重需要一级护
理的患者才能有家属陪护，无人陪护的患者，吃喝拉
撒全都由护士负责。

“当时一个护士最多要管十几个病人。病床边没
有呼叫铃，护士只有一刻不停地在病房巡回。”沈竹君
说，为每一位患者挂上点滴之后，护士要记清每一位
患者换点滴的时间，没人通知你点滴要换了，记不牢，
那就一刻不停地在病房里走，以便时刻观察每一位患
者的治疗进展。

几十年前，宁波市第二医院的住院条件有限，病
房里没有蚊帐和纱窗，一到夏天，蚊子太多，让住院
患者无法休息。沈竹君回忆，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和
同事们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用最原始的方法和蚊
子作斗争。

“我们在脸盆底涂上薄薄一层水，用脸盆对着蚊
子最多的地方扑，蚊子就会粘在盆底上。”沈竹君说，
看似很笨的人工办法，效果不错，每天早上大家一起
在病房周边努力一两个小时，接下来的一天，病房里
的蚊子会少很多。

护校面试还考英语口语
刚上学一个月学校就被炸毁了

一顶燕尾帽
守望生命四十年

华美护校最后一届毕业生沈竹君
讲述救死扶伤往事

半天上课半天去医院工作
“摘帽子”是最严厉的惩罚

病人吃喝拉撒护士都要管
早上4点半起床扑蚊子

监护手术病人主要靠人工
见证宁波多项第一例手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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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护校最后一届毕业生的合影，左三为沈竹君。 由受访者提供

沈竹君 记者 孙美星 摄


